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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户居民自筹资金4.7亿元，把“老破小”改成

“电梯小洋房”？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的浙工新村小区搞

了个“大事情”，一时之间引得社会大众对此议论纷

纷，话题不断。

  浙工新村位于杭州市拱墅区潮王路，是建于20

世纪80年代的老小区，地段良好、交通发达，但房龄

太高，房子又旧，存在许多安全隐患。

  2023年8月，小区内548户居民自筹4.7亿元资金，

下决心要对浙工新村进行改头换面。过去，对于老小

区而言，拆迁或许是常见的改造方式，而浙工新村却

采用了原拆原建的模式，由居民投入、政府补贴，是

浙江第一个城市危旧房有机更新的试点项目。

  在浙工新村改造的过程中，存在着哪些困难和

问题？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对此，《法治日

报》记者展开了深度调查。

老小区改造困难多

  2月20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记者来到浙工新

村施工现场，看到四周都被绿色钢板围挡着，塔吊、

卡车和挖掘机同步作业，各种机械碰撞的响声回荡

在这片空地上。

  年前刚来时，这里还是一片平地，如今已经开始

陆续进行各种施工项目。在围栏外，记者遇到一位年

轻工人小高。他告诉记者，目前浙工新村正在进行桩

基施工和地下室围护工程。

  在去年11月正式施工前，浙工新村还是由14幢多

层楼房组成的“老破小”。其中最早的一幢单元楼建

于1983年，其余13幢均建于2000年之前。在多年前，浙

工新村中的4幢房子就被判定为C级危房。

  “之前遇到台风天气，社区的人就会组织我们出

去住宾馆。”在“危房”居住多年的浙工新村老业主、

94岁高龄的浙工大退休教师鲍老师告诉记者。

  在浙江，像浙工新村这样隐藏在城市中心，经过

岁月的洗礼变老、变旧甚至是成为危房的小区还有

很多。

  嘉兴平湖市的银都景苑小区，是个有着20多年

历史的老小区。因路面狭窄、地砖陈旧，居民滑倒和

车辆剐蹭的事故时有发生，居民们也常向小区物业

公司吐槽和抱怨墙面漏水、停车位不够；金华金东区

东关老旧社区内的小区建于20世纪90年代，是典型

的老旧区块，楼道“牛皮癣”、空中飞线、基础设施陈

旧、停车难停车乱等“顽疾”长期困扰这里的1000余

户居民；台州黄岩区的9个老旧小区，由于建造年代

久远，出现外墙瓷砖脱落、道路破损、路灯损坏、停车

难等诸多问题……

  普通房屋的使用年限为50年，随着时间推移，房

屋必然会出现老化、危旧，对居民的生活起居造成消

极影响。因此，老旧小区的改造重建，成为一项备受

关注的民生工程。

  然而，改造并不是给斑驳的墙壁重新刷上油漆，

也不是把老建筑一拆了之那么简单，而是对水电气

路、光线、管网的全面改造，还要加装电梯，配建停车

设施、养老设施等。由此可见，其成本投入是非常

高的。

  同时，由于涉及众多业主的利益，旧改过程中的

协调工作并没有那么容易展开，整个项目甚至可能

因为部分业主的反对而停滞不前。

  浙工新村的重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早在重建之前，浙工新村就因危房问题受到过

不少关注。2015年，原杭州下城区政府就曾提出过对

浙工新村所在区域的危旧小区进行推倒重建，但由

于各种原因，后续不了了之。2018年，针对浙工新村的

危改问题还进行过一次“入户民意调查”，最终因为

同意率未达90%，重建计划再度被搁置。

  8年来，重建计划几番被提起，却又几度被搁置。

  直至2023年5月，杭州发布《全面推进城市更新的

实施意见》，要求针对危旧楼房、老旧小区、既有住宅

片区等落实安全隐患消除、功能设施完善、居住品质

提升。同月，“浙工新村居民主体的城市危旧房有机

更新（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公告”发布。

  由此，浙工新村成为浙江省内首个采取自主更

新模式进行重建的危旧房小区，顺利开启了改造

之路。

改造责任主体转变

  老小区想要成功改造，离不开业主们的统一

支持。

  早年间，拆迁是较为常见的老小区改造模式。在

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拆迁不仅不用掏钱，还有

钱赚。

  对于近年来兴起的“原拆原建”“有机更新”模

式，很多人都持质疑态度，不愿轻易尝试，因此一些

老小区改造失败的例子也时有发生。

  温州蒲鞋市街道的双井头新村，几年前就被鉴

定为危房，是温州市比较老的一批小区。2021年5月

21日，蒲鞋市街道组织召开小区改造居民意见征求

会，最终因部分居民不愿意支持，这批小区的原拆原

建计划被迫终止；2022年，浙江宁波海曙区一老小区

因居民同意收购意愿未达到100%，拆迁改造计划被

迫中止；同年，浙江嘉兴的金都景苑老小区在改造

时，因低层住户不同意加装电梯，也引发了一些

风波。

  反观浙工新村的重建试点项目，从立项到实际

开工，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

  根据公示，浙工新村业主承担的改造费用为1350

元/平方米，打个比方，一套80平方米的旧房，改造成

本为10.8万元，如果业主没有购买车位和扩充面积等

其他方面的需求，只需支付10万余元，就可以获得一

套新房。

  通过咨询“贝壳找房”的中介，记者得知，目前浙

工新村所在地区的二手房成交参考均价为每平方米

3.2万元至3.4万元，相比之下，浙工新村的业主们只

需承担改造费用就能得到一套新房，无疑是划算的。

  当然，如果加上面积补差和置换增加的面积及

对车位的需求，支付金额就要往上走，往往高达几十

万元，为此很多居民不愿承担这笔费用。

  作为浙江第一个城市危旧房有机更新的试点项

目，浙工新村的改造模式似乎过于“新潮”，一时之间

也让部分业主无法理解和接受。

  2023年6月启动重建签约期间，一些业主因对自

主承担改造费用存在质疑，对政策、后续居住问题存

在顾虑，没有选择立刻签约，6月22日，签约率为

85.4%。随后4天里，仅签约了28户，浙工新村的重建计

划似乎再度遇到瓶颈。

  “一开始，我就是不同意的那一批人，主要是我

年纪大了，不想搬来搬去的，多麻烦呀。”86岁的浙工

新村业主胡奶奶也是浙工大的退休教师，起初她对

重建这事儿并不乐意，但周围的很多老邻居倒是持

支持意见。

  “这次情况与之前不太一样，群众希望重建的呼

声更强烈，配合度也更高。”朝晖街道党工委书记李

骃坦言，此次“破冰”的难点不在主观意愿，“一些没

有签约的住户其实也同意重建，但确有现实困难，对

搬迁有顾虑”。

  为推进签约进程，拱墅区按照“一楼幢一代表”

成立居民代表自愿有机更新委员会，由13名代表配

合开展意见收集、沟通协商等工作，连续发起6轮的

入户走访。

  “针对存在政策疑虑、遗留问题等的重点住户，

我们联动法律服务机构、基层调解团队上门服务，从

区内房源调剂到帮助搬家，能想到的都做到了。”李

骃说。

  胡奶奶告诉记者，当时社区工作人员和她熟悉

的老邻居们一趟趟地上门给她做工作，帮她算账，还

耐心细致地讲政策、摆道理，时间久了，胡奶奶也想

通了。“政府搞建设是为了老百姓嘛，所以最后我还

是同意了。”

  在街道社区和居民代表们的积极推动下，浙工

新村的重建得到了绝大多数居民的信任和理解。

  历时84天，浙工新村的重建签约率在当年6月底

达99.82%，重建项目被一致通过，浙工新村也正式踏

上“重生之路”。

  据了解，整个小区的更新费用约为5.3亿元，其中

居民自筹资金大约4.7亿元。548户居民积极出资，承

担了大部分费用。

  以往的旧改或拆迁，一般都是由政府出钱兜底，

而浙工新村的有机更新则采用了居民自主的模式，

主要出资人和责任主体都是居民。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中国

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蔚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浙工新村自主更新由居民出资、担任改造责任主

体，不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理念，也减轻了

政府的负担，提高了社会运行的效率。

  张蔚文认为，浙工新村内的居民们大多是浙工

大的退休老教师，相互熟识，形成了熟人社会，居民

之间容易达成共识，采取集体行动。浙工新村居民们

成为改造的责任主体后，自发组织配合政府进行规

划、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或者减少冲突，对

于城市稳定发展、更新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像

这类熟人社会形态的小区来说，由居民出资、担任责

任主体的改造模式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政府积极牵头引导

  除了居民自身的努力外，政府的支持，也是浙工

新村这类老旧小区能够顺利进行重建的重要原因。

  为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近年来，浙

江省人民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

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结合浙

江省实际，提出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的实施意见，其中优先提到了建立改造资金合理

共担机制，不但要加大财政资金支持，还要引导小区

居民出资，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同时，要强化基层治

理、发挥小区关联单位和社会力量的作用。

  去年5月，杭州发布《全面推进城市更新的实施

意见》，明确加快推进危旧房改造工作，全面推进老

旧小区综合整治改造的具体任务。

  拱墅区政府积极响应，在浙工新村重建项目中

扮演引导、牵头的角色，联合社区力量，对居民出资

一事进行循循善诱。

  拱墅区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统筹机制，围绕改

造方式、户型选择、交付方式、装修标准、车位需求等

方面开展了20多次走访调研；在腾房阶段，朝晖街道

为居民提供拍摄全家福、搬家志愿帮扶等暖心服务，

并安排小区专员、党员群众骨干与142名85岁以上老

人结对，并提供个性化过渡方案，满足群众日常居住

需要的同时，提供精细贴心服务，真正把工作做到点

子上、做到群众心坎上。

  2月22日，记者来到距离浙工新村仅九百多米距

离的潮王人家小区，这里绿化面积大，儿童游乐设

施、锻炼器材、橡胶篮球场等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

环境品质良好，一部分浙工新村业主在重建项目启

动后便被安置在了这里。

  走入其中一栋单元楼内，记者敲开了浙工新村

老业主、退休近40年的鲍老师的家门。

  据鲍老师回忆，当初自己是最早一批同意签约

的业主。“这次重建是政府牵头的，街道、社区的人上

门谈了好几次，问同不同意，扩大多少面积，然后签

约，评估补偿……像我们年纪大的，租房子太不方便

了，（政府）就把这边空房免费给我们住。”

  鲍老师还称，在她所住的这栋楼内，还有很多跟

她一样从浙工新村搬出来的老邻居，有些还是她在

浙工大教过的学生，现在也是退休教师。

  去年9月，鲍老师和其余47户年纪较大的居民被

就近安置到了潮王人家小区，另有500户腾退撤离去

了别处，在过渡期间政府会发放临时租房补贴。

  鲍老师目前住在二楼，房子是两室一厅，采光和

朝向都不错，面积也有91平方米，出门就有电梯，她

时常乘坐电梯上楼去找她的学生们串门聊天，大家

都生活得非常开心。

  浙工新村的重建项目，预计2025年年底竣工，

2026年就可以交付。从改造方案上来看，原先的14幢

老楼房将由7幢11层的住宅小洋楼代替，不但全部安

装上电梯，还建了地下车库，添加了绿化景观、公共

设施等。环境变好了，居民们的居住条件水平也将大

大提升。

  “我这张老床，是搬过来就带着的，特别结实好

用，等浙工新村建好了，我还要带着它再搬回去。”在

卧室里，鲍老师拍着她的木板床乐呵呵地说。

  目前，浙工新村其余的547户居民们也都跟鲍老

师一样，在热切地期待着。

  “浙工新村的有机更新非常具有借鉴意义。”2月

21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

首席专家徐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浙工新村项目走

出了“居民主体、拆改结合、资金平衡”的新路，改变

了过去完全由政府推动的局面，形成“居民投入、政

府补贴”的共建格局，使得居民、政府均获益：居民改

善了居住环境、提升了房屋价值，政府也获得了城市

面貌、品质的提升。

  徐林认为，像浙工新村这种城市危旧房有机更

新的情况以后还会广泛发生，有机更新将会代替房

地产式开发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城市建设方式，与

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十分贴合，能够进一步推动城

市品质的提升。他建议，未来此类更新可采用“居民

委托、政府服务”模式，即居民达成一致、完成筹资，

委托政府统筹方案设计、政策供给、申报审批、工程

安排、全程监管等，使城市更新可持续。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  晶

  2023年11月底，广东广州的

15岁小初和朋友在一家专门打孔

的店铺打了肚脐钉，但过了一段

时间后，小初发现打孔的地方出

现化脓现象，且打孔的周围一直

泛红，而店铺负责人称属于正常

反应。

  到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小

初，伤口化脓是因为打孔以后没

有采取正确的防护措施。这让小

初觉得很委屈，因为当初打孔师

傅并没有明确告知该如何防护。

  近年来，像小初一样热衷于

打孔穿钉戴环的未成年人不少。

  因觉得身边哥哥姐姐们的

打扮十分潮流，小初一直很羡慕

他们。跟小初关系好的一个姐

姐，在14岁生日那天给自己打了

一个唇钉，后来每年生日都会为

自己打一次孔，或戴环或穿钉。

她告诉小初：“打孔其实一点都

不疼，而且打孔这个事会让自己

看起来很帅气。”

  去年，小初终于暗下决心，

在朋友的陪伴下打了人生第一

个孔。

  同样，江西上饶14岁的李雪

（化名）在一次聚会中与朋友玩

游戏，输了后按照之前的约定，

在路边的文身穿孔店里给自己

的舌头上穿了一枚金属钉。几天

后，她感到舌钉下方的螺口有些

松动，于是自行将舌钉拧紧。可

没多久，她就感到舌头疼痛不

适。自己想了很多办法却无法取

出，非常害怕，就告知了父母带

她去了医院。

  李雪的父母告诉记者，他们

来到当地的口腔医院，医生进行

了局部麻醉才将舌钉截断取出，

且伤口有些发炎，内服外敷了一

段时间的药才康复。之后，李雪

挨了父母的批评，并且很后悔。

如果再晚点治疗不仅会感染，而

且还会留下难以消除的痕迹。

  今年15岁的天津女孩周莉莉

（化名），家里父母都是做生意

的，因此常年不能陪伴身边，周

莉莉平时也很少和父母沟通，从小就喜欢韩舞的她，喜欢看女

团跳舞，自己也经常“泡”在舞蹈教室里，当看到自己喜欢的明

星打了肚脐钉和鼻钉，便萌生了“学习她们”的念头。

  于是，周莉莉在家附近找了一家文身穿孔店也打了个肚

脐钉，她认为这样穿着舞蹈服跳舞会更加好看。

  打完肚脐钉后，她觉得打孔的位置有些痒，一开始也没在

意，可没过几天，肚脐钉附近的皮肤开始泛红，隐隐作痛，父母

知道后将她大骂一顿。其后，她在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才

康复。

  记者走访发现，大多数打舌钉、唇钉的店铺都在门口或柜

台上张贴了“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打舌钉等服务”的标语，

很多商家在提供此类服务前也会询问消费者是否成年。不过，

也有一些店主直言：“虽然大部分时间通过检查身份证来看消

费者是否已成年，但有时候忙不过来也无法百分之百确保，更

何况有些人为了赚私钱而‘坏了规矩’。”

  当记者询问打孔会给身体带来什么伤害时，广西南宁的

打孔师傅何兵告诉记者，“打孔确实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危害，

而且个人体质不同伤口愈合程度也不同。打孔其实是用针给

身体穿一个口，再把不同材料的装饰物穿进去，一般伤口都会

出血，后期保养不好的话容易发炎化脓。”

  陕西西安的一名打孔师傅苏苏告诉记者，不同身体部位的

打孔疼痛感是不一样的，像舌钉的疼痛感就会超过唇钉，贯通

的钉子会比竖钉更疼，尤其是在恢复期时特别疼，“一些成年人

都受不了这种疼痛感，打孔之后天天往店里跑说自己后悔了。”

  苏苏说，如果打孔时间短还可以恢复，但如果时间很长或

者经过扩孔，那么会留下永久的痕迹，再难恢复。

  李女士是天津蓟州区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也是一名教

育工作者。她认为，在身上打孔只是一种行为上的叛逆，并不

存在审美价值。如果想表达某种倾向或个性，可以通过衣服和

配饰，没必要用打舌钉等形式。相关部门应该对提供打舌钉、

唇钉等服务的店铺进行规范整顿，防止未成年人上当受骗。

  李女士认为，家长也应该心平气和地和孩子沟通，平时注重

健康的审美熏陶，引导孩子用更有意义的事情显示实力和个性。

  某互联网公司HR告诉记者，该公司的文化是自由开放的，

并不会因为来应聘的人打了“舌钉、唇钉”而拒绝聘用他，但如果

是需要日常见客户，需要和不同客户接触沟通的职位，还是会考

虑员工的形象。如果打孔的部位太过明显，将考虑不予录取。

  据了解，我国对未成年人文身这一问题已有相关规制，

2022年6月，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规定，

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不得胁

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文身。专业文身机构以及提供文身服

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含医疗美容机构）、美容美发机构、社会组

织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对难以

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但对未成

年人打孔穿钉戴环还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制，只是靠打孔店铺

的职业操守和家庭学校的监督。

  对于未成年人在自己身体上打孔穿钉戴环这一问题，厦门

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告诉记者，从客观行为上来看，打唇

钉、舌钉等行为，社会对其亦具有广泛的负面评价，属于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中的“不良行为”，因而应当将打唇钉、舌钉等行

为共同纳入治理范畴，积极采取措施，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北京隽永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敬辉则认为，家庭和社会对

未成年人均有监护及教育的义务，应“疏”“堵”结合，保护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的人，打孔穿钉戴环已明显超出未成年人的理解和理

性判断范围，应予以禁止。

  在姜孝贤看来，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并未明确规定禁止

未成年人打孔，但社会主流观点认为，打孔有害未成年人个人

以及社会群体，有悖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原则”，属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范

畴，因而有必要加以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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